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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語言政策研究課程─每月小論文及期末論文構想 

日期 論文題目 頁碼 

四月 

(5/1 繳交) 

 

華語文語言政策研究課程——每月小論文及期末論文構想 

 

2 

五月 

(5/8 繳交) 

國家利益視角下馬來西亞語言政策的語言地位與語言功能 

——論華語在馬來西亞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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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6/5 繳交) 

論馬來西亞國小“華語教學”與華小“爪夷文教學” 

的語言政策推行在馬來西亞社會造成的討論與反思 

 

6 

期末 

(7/3 繳交) 

 

國家利益視域下的新馬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之比較 9 

 

期末論文題目：《國家利益視域下的新馬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之比較》 

研究簡介：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殖民地時代，同屬於英國管轄，語言教育有很多相似

之處，以華語為例，兩者的華僑教育都是從私塾、義學發展到了新式的華僑學

校，目前皆形成了從華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華文教育體系。

然而，在二戰後的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取得獨立，兩國語言政策也從此走上

了不同的道路——新國政府實行雙語教育（Bilingualism）政策，為族群間的

交流提供媒介，同時以四種語言平等的作為共通語，大眾傳播以四種語言傳播，

作為對民眾教育民族和睦共處的宣示，實際上卻為營造面向國際化的環境而較

為重視英語。馬來西亞政府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實施的一系列政

策突出了馬來人至上的傾向，採取“尊崇馬來文，重視英文”的語言政策體現

了新時期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使新時期的族群界限呈現出日漸明晰的趨勢，

華、印兩族為維護自身語言文化，提出強調“共同課程、多種源流”概念的多

元化教育政策，形成長期“單元”與“多元”教育主張的矛盾與對立。 

筆者認為，新馬華文教育出現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兩國發展華

文教育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 其次是兩國政府在語言政策上的不同態度和對華

文教育政策的不同力度, 最後是兩國華人社會對待國家華文教育的不同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種因素生成不同的語言生態以及語言現象，兩個國家的

華語、馬來語、英語與淡米爾語的語言地位與語言功能都因為語言政策對國家

利益的側重點不一而出現了差異。因此，筆者將從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三語

教學” 和新加坡的“雙語教學”進行比較分析，從當中的優缺點找出國家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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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製衡點，為新馬華文教育發展的新契機發掘相關啟示，更為馬來西亞的

語言政策作出全新的建議。 

關鍵字：馬來西亞、新加坡、雙語教育、單元教育、多元教育、國家利益、語

言生態、語言政策 

 

撰寫進度： 

壹、 四月論文提要： 

 

一、 研究背景 

1786 年英國入侵馬來西亞，在近 200 年的殖民統治過程中，為阻撓馬來西

亞各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識，在馬來西亞建立多種行政制度，實行不同的國

籍法，推行多種教育制度，實行“分而治之”的民族分離政策，阻礙了馬來人、

華人和印度人三個主體民族的融合過程。後來，面對各族群，特別是三大主體

族群在歷史傳統、文化特性、經濟分工和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異，以及英

國殖民統治帶來的民族隔閡和割離狀態，如何在全體國民中構建一種新的國家

認同，從而形成強大的政治凝聚力，就成為建國之初馬來西亞政府必須應對的

核心議題。 

獨立之初，國家認同是這一時期馬來西亞的核心利益所在，馬來西亞政府意

識民族融合和培養國民國家認同的重要性，但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領

域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卻突出了馬來人至上的傾向，當時政府認為，要實現和維

護這一核心利益，就有必要創造一種共同的語言，方便國民的交流與溝通，促

進統一市場的形成，以共同語言的紐帶使全體馬來西亞人獲得一種確定的身份

特徵。馬來西亞第一任總理東古·阿卜杜勒·拉赫曼當時在一次講話中，明確

反映了要選擇一門“真正的”原住民語言作為馬來西亞國語的願望。這使新時

期的族群界限不僅未能淡化，反而呈現出日漸明晰的趨勢，華族是馬來西亞的

第二大民族，華人和馬來人兩大主體民族的對立和隔閡日漸加深。 

建國後，馬來西亞為加快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革進程，改變種族間經濟地位不

平衡的狀態，政府開始積極推行“新經濟政策”，10 多年後，馬來人的經濟力

量大大增強，但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暴露出諸多問題。

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馬來西亞政府開始調整政策。馬來西亞政府意識英語對

國民就業、求學、獲取更多發展機遇的實用性價值，國家經濟、文化發展對英

語這一國際通用語言也有巨大需求，因此《2013-2025 國家教育發展大藍圖》

就指出，將進一步提升英語教師水平，幫助孩子們更多接觸英語，後所宣布數

理英化的政策是與其這一時期發展國家經濟，參與國際競爭，和為應對知識經

濟的來臨而儲備高素質科技人才的國家利益息息相關的。隨後，馬來西亞在華

語政策方面，總體來說呈現逐漸放寬的趨勢，這一系列政策變化的背後，隱含

了政治、經濟、民族關係等多方面原因。進入 90 年代後，為實現經濟的進一步



3 
 

發展，更是離不開華人社會的努力與配合。放鬆對華語教育政策的限制，促進

華文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僅可以緩解金融危機帶來的教育壓力，同時也可以為

經濟發展培養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歷史時期，馬來西亞依據其國家利益對語言政策做出

了同化，無論是數理英化或是馬來文英文並重的政策調整，都可見馬來西亞的

國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主體民族馬來人的核心利益，而非全體國民、不

同族群的利益。 

 

二、 研究目的 

馬哈蒂爾在《馬來人的困境》中寫道：“語言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文化，

仍然是促進國民團結的必需因素”。因此，在國家利益不斷動態調整的過程中，

要使國家的語言政策真正服務於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該利益應在充分考量其

國家利益的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的基礎上，真正反映這個國家全體國民及各種

利益集團的需求與興趣。唯有如此，其語言政策才能達到團結國民，凝聚人心

的目的。可見，國家利益的界定，有內在的和外部的兩方面因素，這些因素中

既有不會改變的內容，也有不斷變化的內涵，後者又分為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

外生變量主要指一個國家的外部環境所包含的各種相關成分。當今，影響馬來

西亞國家利益的“外生變量”或外部環境是日益加速的全球化進程。 

馬來西亞語言政策研究多集中在教育政策的演進、馬來西亞華語等方面，

鮮有從政治視角出發的研究和分析。本文擬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對馬來西亞的語

言政策進行探究和解讀，闡述馬來西亞獨立後所製定語言政策如馬來文同化、

數理英化、馬來文英文並重、華文教育的逐漸寬待與爪夷文的推行等方面，考

量語言政策背後的國家利益考量。 

另外，筆者也將從馬來西亞對待英語的態度截取啟示，作為全球化和科技

與商業語言，英語是馬來西亞走向世界、參與國際合作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橋

樑，馬來西亞無法不明智地忽視英語教育的重要性，卻也不忘依賴英語傷害馬

來人的民族自尊，也會威脅馬來語的權威地位，因此英語只能是第二語言，更

不再是馬來西亞的官方語。無論於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受到強勢語言英語的排

擠狀況下, 華文教育總是得不到很好發展。然而，自 1974 年中馬建交以來，雙

邊關係發展迅速，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合作不斷增加。而且伴隨著中國

經濟的不斷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全世界都掀起了學習中文的熱潮，筆

者認為此時應藉鑑英語的傳播方式，力助華語在馬來西亞的進一步傳播，讓華

語走進馬來西亞的社會語言生活，實現華語傳播從地理上的“語言擴散”向日

常生活“語言交際”的轉化，從華人的母語教育向非華人的二語教學的拓展，

從而實現漢語在馬來西亞多語言背景下的傳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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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五月論文提要： 

 

题目：《國家利益視角下馬來西亞語言政策的語言地位與語言功能 

——論華語在馬來西亞的新出路》 

 

    前人语言政策研究，主要在于研究马来文、华文、淡米尔文与英文之间角

力关系，笔者想研究马来西亚处理语言政策的考量，研究四种主要语言之间的

地位与作用关系，最后籍此为基础，在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议题上探讨更多其

他语言的情况，例如马来人爪夷文、华人方言等，作为主力四语以外的语言支

流，能否通过马来西亚语言政策获得语言文化上的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语种选择和语言功能是语言教育政策中的关键问题。因此，

笔者将于此梳理马来西亚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分析马来语、英语、

华语及印度语在马来西亚的地位与功能——包括国语和官方语的选择、学校语

言科目及教学媒介语的选择、不同语种的功能及主要影响因素等，对马来西亚

语言政策中的语言意识及对待不同民族语言的态度作出透析，从而揭示影响马

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中的语言选择和语言地位与作用的关键因素，以此启示马

来西亚多语文化的保全之策。 

    首先，马来西亚自独立以来的语言教育政策，都体现了政策决策者的强烈

民族意识和语言保护意识。马来语是马来人和马来西亚的象征，是马来西亚各

民族间交流、和平共处及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这是马来西亚政府一贯且永远

不会改变的信念与目标。马来西亚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其他民族的语言挑战并替

代马来语的核心与权威地位，宪法也绝对保护马来语和马来文化，对其他语言

也因此心存芥蒂。目前，华语和淡米尔语是华人和印度人的民族身份与身份认

同的重要纽带，只能占据马来西亚第三语言的位置，却也是执政者获得政治支

持不可忽视的力量，亦不可轻视或无视。 

    笔者认为，虽然马来语的核心地位是本国语言政策的重点考量，但无可否

认的是，语言教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与国家建设和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因此

世界语言将随着“国强则强、国弱则弱”的原则划分其重要性。随着中国经济

地位的提升，笔者认为这将是华语超越“民族身份”，变成全民语言的突破口

——此论点可从马来西亚对待英语的态度获得启示。马来西亚第二语言——英

语，作为全球化和科技与商业语言，是马来西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合作和提

升国家竞争力的桥梁。因此，虽然英语是殖民者的遗留物，学习英语被视为威

胁马来语的权威地位、伤害马来人的民族自尊的要害，但忽视或轻视英语教育

既不现实，也不明智，因此马来西亚执政者对英语的态度纠结不已，国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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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无法对英语视而不见，虽未明言其为官方语言，但却和马来语一样，是马

来西亚教育制度里的两种必考语言，在马来西亚社会上的通用范围极广，实际

地位与官方语言无差别，基本上所有马来西亚人都能掌握马来语与英语。 

    马来西亚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东盟成员国，也是中国重要的邻国。历史上，

海上丝绸之路为汉语南下提供了条件并为汉语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而今“一带一路”倡议为汉语在马来西亚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动力。2016 年，时

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执政期间，与中国双方签署了马来西亚“东岸铁路线”的

工程协议，却在 2018年 5月被重新执政的马哈迪首相因成本过高暂停，但承包

商中国交通建在 2019 年 4 月传出可降低成本，并在与马国谈判后将成本从 655

亿令吉（约新台币 4907 亿元）削减至 440 亿令吉（约新台币 3297 亿元），最

终马来西亚在 2019年 25日宣布重启“一带一路”计划。 

    一个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将反映统治阶级的语言意识形态，体现国家利

益，并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从上部分对马来西亚的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

尔语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可见，影响各语种的地位与作用发挥的主要因素，在

于社会语言环境、语言态度以及政治体制影响语言政策的总体框架。以英语的

语言优势看来，在马来西亚的英语同化教育是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同步进行的，

虽然目前所有官方文件都以马来文处理，但是在马来西亚大多私人企业里，不

论是日常口语交际，还是官方的洽谈或各类文书、合同、政策的起草、签署等，

都涉及英语的使用。目前，“一带一路”沿线近 70 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接近

44 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人才队伍建设，更该注重于马来西亚汉语人

才的培养，启动汉语传播意识，及汉语使用习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和场

合，扩大汉语使用机会和范围。 

借鉴于英语的语言传播，笔者想在此报告为中国“一带一路”沿线的语言教育

政策与华语推广政策的制订、修改与实施提供参考或建议。马来西亚华社应借

此发展，助力华语在马来西亚的进一步传播，让华语走进马来西亚的社会语言

生活，实现华语传播从地理上的“语言扩散”向日常生活“语言交际”的转化，

从华人的母语教育向非华人的二语教学的拓展，从而实现汉语在马来西亚多语

言背景下的传播价值。 

笔者初步认为，要巩固马来西亚华语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可以效仿英语的启示。

只要马来族认为华语不是威胁他们地位的文化语言，而是一种有利于前途的语

言，就可以保存华语在马来西亚的价值。当地教育部门应加紧关注东南亚华文

教育的最新动态, 同时也要加强与中国驻外使馆、华人华社团体的联系, 推动

华校融入当地教育体系以取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这种做法与中国对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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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华校师资的培训、教材的提供等方面的支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并将对东南

亚华文教育今后的长远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參、 六月论文提要 

 

题目：《論馬來西亞國小“華語教學”與華小“爪夷文教學”的語

言政策之推行在馬來西亞社會造成的討論與反思》 

自馬來西亞獨立以來，馬來西亞的非華族視華語為華裔共同語言，乃不受

國家重視的外來語，因此相對於華文教育體系，馬來西亞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

發展歷史篇幅短小。即使如此，經過馬來西亞華社對華文教育的捍衛與推展，

馬來西亞成為兩岸四地以外唯一建有最完整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並擁有充裕

的漢語教學資源，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發展理應佔盡優勢，至今的教學

成果卻不比泰、韓、美三國，無非因馬來西亞族群語言角力的影響所致。 

鑑於中國綜合實力的迅猛發展，漢語在馬來西亞的價值從一個民族的語言，

轉變為迅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語言。馬來西亞前政府有意與中國維持良好的雙

邊關係，開始推動非華裔的漢語學習，自 2000 年起即有不少馬來族與印族子弟

開始就讀於華校。即使當時的政府對漢語教學的迫切需要有所意識，其應對措

施卻有礙於單元化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為防止本土華文教育趁勢擴充，故摒

棄對馬來西亞華社所建立的漢語教學資源上作出發展，而另採取“輸入性”的

漢語傳播模式（即指某種外來語言被某一學習群體學習和使用的語言傳播方

式），遣送馬來族學生至中國以培育馬來族漢語人才，將非母語者的漢語作為

二語的課程落實發展到小學階段，以此滿足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需求，同

時試圖以“國小華文班”策略達到讓國民學校成為各族家長首選學校的目標，

想藉此削弱國民型小學的力量。  

從 2007 年開始，馬來西亞政府每年遴選馬來族高中畢業生到北京高校修讀

漢語，畢業歸國後任職國小漢語教師，於 2011 年正式將漢語課納入國小的課程

體系，相關教材乃根據馬來西亞教育部課程發展司在 2008 年所頒布的《國小華

語課程大綱》與《國小華語第六學年課程說明》編寫，目的在於使學生能正確

應用規範華語來學習、表情達意及與人溝通。這項措施並無助長國民小學成為

華裔家長的首選，卻深受非華裔家長的青睞，間接促使國小漢語作為第二語言

教學課程裡的萌芽與發展。同年，除了在國小開辦華文班，馬來西亞教育部在

全國國民中學採取開放態度，列明在校非華族學生若有意學習漢語，在條件允

許的情況下，皆可開辦漢語課程為正課。然而，針對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中學

教育，馬來西亞政府未明確開設任何相關的師資培訓，與國民小學新設置的漢

語課程體係作出銜接。 

如此一來，始於 2011 年的國小漢語課程體系的第一批學生，在 2016 年升

入中學後面臨國民中學因華文師資不足的危機，而導緻小學的漢語知識學習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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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無所延申。到 2022 年左右，這批擁有小學漢語作為二語基礎的馬來族學生將

進入高校學習，而馬來西亞高校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對象將從零基礎背景躍至

中級水平，屆時適用的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學習目標、教材、教學法，都與目

前各高校所有的教學資源大相庭徑，有重新改良與規劃的必要性。由此可見，

馬來西亞政府雖然有意在國民學校推廣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計劃，卻缺乏

週詳而成熟的規劃。 

目前，馬來西亞的漢語作為二語教學以以馬來族為主要教學對象，隨著國

際漢語發展對“國別化”之問題意識的產生，反映馬來西亞漢語作為二語教學

方法與教材編寫有國別化的必要性，以一線教師的教學實踐與教學經歷為基礎，

根據馬來西亞的文化、歷史、種族特點進行“因地制宜”的漢語教學方法與相

關教材編寫。針對以上所述，馬來西亞政府在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一線教師”

之師資培養，目前僅發展至國小的漢語課程體系，並以零漢語基礎的馬來族為

主要栽培對象。即使馬來西亞華社現有的華文教學資源，無論於馬來西亞漢語

作為二語教學的師資培訓人才或是相關教材編寫基礎，都是具有潛力的語言教

育優勢，然而馬來西亞前政府仍舊因族群語言角力舊患，而犧牲現有的漢語教

學資本，對國民中學華文師資的培訓多有限制，原主力培訓中學華文師資的大

學畢業生師範課程（KPLI）與學士畢業師範文憑課程（DPLI）的中學華文組分

別於 2007 年與 2010 年停辦，馬來西亞蘇丹伊德里師範大學中文教育課程作為

唯一培養本國國民中學與國民型中學華文師資的主要機構，從 2010 年到 2015 

年在所培養的中學華文教師，合計不超過 157 人，遠未能滿足國立中學對華文

教師的需求，導致國民中學華文師資面臨斷層的危機。 

面對漢語作為第二教學的多元化與國別化之需求，政府此舉不僅抹殺了馬

來西亞華族母語教育體系在漢語作為二語教學的可塑性，更削弱了有益於本土

馬來族學生學習華語的優勢與機會。從政府對華文教育的限制，乃至師資培訓

的種族局限，都是馬來西亞漢語作為二語教學之發展阻力。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教育部近年在國家教育課文裡推行爪夷文，引起華社

的極力反彈，擔心此政策推行將打開華校主權的缺口，影響華教的推行。然而，

當今華社對英文的學習卻視為理所應當。筆者認為，如此差別待遇兩種語言的

原因有二。 

其實，在數理英化政策提出後，華校立認為政府此舉的真實目的是要改變

國民型學校的本質與身份而表示強烈抗議，但後來因明顯帶有西方化傾向的全

球化浪潮吞噬了個民族原有的價值觀念、生活習慣和思想文化，英語對國民就

業、求學、獲取更多發展機遇的實用性價值，以及國家經濟、文化發展對英語

這一國際通用語言的巨大需求，從而開始接受英文的使用，且以通曉英文為榮

譽。由此可見，馬來西亞華人在學習外語時，若能為其帶來經濟利益上的優勢，

其接受度是極高的。然而，馬來西亞教育部近年在國家教育課文裡所強力推行

的爪夷文，卻引起華社的極力反彈，筆者認為這是華人長期在政治、經濟、文

化、教育各方面都面對壓制所造成的心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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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來西亞獨立以來的教育領域，政府通過《1957 年教育法令》《拉曼達

立報告書》及廢止小學升中學的會考制度、留學文憑要求、考試語言要求，高

校入學配額制等多種帶有明顯民族傾向的政策迫使華文學校改制。在《1961 年

教育法令》通過前，馬來半島共有華文學校 69 所，但該法令通過後，在威逼利

誘下改制的學校有 54 所。 20 世紀 80 年代，馬來西亞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華

文小學和其他民族學校的控制，在教學語言、教材、教學時間和師資方面進一

步擠壓華校的生存與發展——由此可見，華人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

面都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壓抑與限制，尤其是在經商、就業、升職、升學與母語

的使用方面。在整個過程中，華人與馬來人的族群關係充滿了猜疑、妒忌與害

怕。在此情形下，華人無法形成對國家製度、政策等的讚同性認同，華人社會

普遍瀰漫著徬徨與悲觀的情緒，因而無法卸下心房，承擔另一種語言的學習對

自身語言文化所帶來的潛在影響。 

由此可見，，在國家利益不斷動態調整的過程中，要使國家的語言政策真

正服務於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該利益應在充分考量其國家利益的內生變量和

外生變量的基礎上，真正反映這個國家全體國民及各種利益集團的需求與興趣。

唯有如此，其語言政策才能達到團結國民，凝聚人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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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期末論文提要 

题目：《國家利益視域下的新馬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之比較》 

在此部分，筆者將針對國家利益視角下新加坡的馬來西亞語言政策裡的英

語、華語、馬來語與淡米爾語的語言地位、語言功能與語言生態作弊就，從而

探索華語在新馬的新出路。 

建國初，新加坡為打破不同族群間由於族群、宗教、語言等因素所造成的

藩籬，認為實現族群間的交流和理解，對維護族群團結非常重要，因為語言政

策是影響民族關係極為敏感的因素。於新加坡，教育當為國家發展的工具，是

政府施政和公眾關注的核心。因此，採取一系列關於教育及語言政策措施來消

除族群間的歧視與不平等，締造族群間的融洽與共存是至關重要的。新國政府

把不同族群間的交流、理解作為實現族群團結的一種有效手段，語言是民族文

化最典型的象徵，由於新加坡是個多元族群國家，各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因而

語言情況非常複雜，不同的語言強化了族群界線，不利於族群和諧與國家認同

的產生。 

新國政府實行雙語教育（Bilingualism）政策，為族群間的交流提供媒

介。新加坡以四種語言平等的作為共通語，廣播電視、雜誌媒體等大眾傳播以

四種語言播送、出版，並對民眾教育民族和睦共處的宣示；實際上為營造面向

國際化的環境，政府則比較重視英語。隨著雙語的實施，新加坡各族群英文讀

寫水平皆有很大的進步。英語被認為是各族可以接納「中立性語言」，成為各

族間的共通語言，藉由英語的廣泛使用及溝通，加強了各族群間的理解與認

識，也促進各族群間的和諧與容忍。這種措施旨在通過統一的教育體制，培養

素質大致相同的下一代，達到根本上消除國家分裂和族群矛盾的目標。雙語制

度教育可以說是新加坡族群政策於教育層面的基石。新國藉著成功的雙語政

策，降低種族間溝通的距離，又採取共同塑造新加坡特色的文化，以消除各族

本族中心主義，然而過度重視英文，導致新一代新加坡年輕人崇洋媚外過於西

化。 

獨立之初，馬來西亞政府明白民族融合和培養國民國家認同的重要性，但

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領域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卻突出了馬來人至上的傾

向，這使新時期的族群界限不僅未能淡化，反而呈現出日漸明晰的趨勢。在綜

合國力競爭和國家軟實力競爭日益激烈，國際環境日趨複雜的今天，實現民族

和諧，打造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國族，成為一個有著共同記憶、共同追求、

榮辱與共的共同體，才能保證在新時期取得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

宏偉目標，因此，採取“尊崇馬來文，重視英文”的語言政策體現了新時期馬

來西亞的國家利益。對此，華、印兩族為維護自身語言文化，抗拒相關同化運

動，提出強調“共同課程、多種源流”概念的多元化教育政策，主張各源流應

使用各民族之母語，作為教學媒介語，形成長期“單元”與“多元”教育主張

的矛盾與對立。馬來西亞語言教育一方面要維護馬來語作為國語與官方語的權

威地位，另一方面還要促進各民族的大團結，所以允許持續開辦華語或泰米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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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學校。在馬來西亞，華語主要用於華人社區間交流；淡米爾語限於印度人家

庭成員、朋友間及參加宗教活動使用。 

作為第三語言，華語教育依靠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捐款為經費，秉著捍衛

母語教學的目標，創辦了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三所學院，延續華文小學與華

文獨立中學的華文教育，成為除中國大陸、台灣、港澳地區地區以外，唯一擁

有小學、中學、大專完整華文教育體系的國家。另外，華語的地位伴隨著中國

經濟的不斷發展，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自 1974 年中馬建交以來，雙邊關係

發展迅速，經濟、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合作不斷增加，讓馬來西亞政府對國內

華語政策的放鬆，可見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也會對其華語政策的製定帶來或多

或少的影響。然而，同樣為第三語言，園丘里的印度人社會普遍經濟不佳，無

法像華人社會那樣悚慨解義，傾力相助設立教育基金以賣助率米爾文學校的建

設，因此如同在政治，經濟領域中日漸被邊緣化一樣，馬來西亞印度人在社會

生活與民族教育也面對了危機。 

值得注意的是，在馬來西亞，馬來語是馬來人和馬來西亞的象徵，是馬來

人文化傳統的傳承者，更是所有學校的必修科目，為各級學校教學媒介語，也

是馬來西亞各民族交際的重要工具，成為團結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的重要紐

帶，被視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重要工具。馬來語作為馬來西亞的國語和官

方語，其地位和作用是馬來西亞任何其他語言都不能替代的。然而，新加坡由

於國家面積小,為了求得生存與發展, 政府一直推行功利性的語言政策,因此，

於新加坡的馬來語作為種族間的語言，僅在國歌、軍隊的口令、日常生活的範

圍內使用，其並沒有成為國民統一的基礎，事實上的通用語是英語。為了確保

新加坡人能有作為各族溝通的共同語言，且能同時掌握母語，以免失去傳統文

化，獨立後的新加坡推行雙語教育制度，然而從年開始實行偏向英語的雙語教

學體制以來, 母文教育就逐漸衰落下來。由此可見，對於功利性語言政策而

言，馬來語並非最具功利性的語言，卻在馬來西亞強制性推行，可見，馬來西

亞語言政策的國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主體民族馬來人的核心利益，而非

全體國民、不同族群的利益。 

對華語教育而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華人佔比重較高的兩個國家, 華文

教育水平高, 己經形成了從華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華文教

育體系。殖民地時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同屬於英國管轄, 華僑教育有很多相

似之處, 都是從私塾、義學發展到了新式的華僑學校。二戰後, 新加坡脫離馬

來西亞取得獨立, 兩國華文教育也從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馬來西亞目前形成

的華文教育是在三語教學為特點的教育體制下進行的, 而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則

是在雙語教育體制下進行的, 華文教育課程與教材也呈現出了很多迥異之處。

如上所述，馬來西亞雖然是一個多民族國家, 但馬來西亞政府在語言政策上一

直實行的都是單元化語言政策, 實現最終目標即用國語馬來語統一全國各源流

語言, 表現在對華文教育的政策上就是要最終在全國開設單一以國語馬來語作

為教學媒介語的學校。近幾年來,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 華文的商業實用

價值日益增強, 馬來政府為了更好地發展本國經濟, 增加和中國的多方貿易合

作, 對華文教育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 在語言政策上也有所鬆動, 但是要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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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最終目標, 實行單元化文化政策的實質卻沒有發生任何改變。新加坡同

樣也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但是由於新加坡國家面積小, 夾在印尼和馬來西

亞兩個馬來大國當中, 為了求得生存與發展, 政府一直推行的是功利性的語言

政策, 從年開始實行偏向英語的雙語教學體制以來, 華文教育就逐漸衰落下

來。年代以來, 中國同新加坡各方面關係都得到加強, 在這種有利的政治、經

濟及文化條件下, 華文的經濟實用價值日趨突出，華文教育在新加坡也得到了

重視，得以重現生機。 

由此可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文教育都是作為母語教學進行的, 但對

馬來西亞來說,母語教學並不符合馬來西亞政府的意願, 在董教總反對國家宏願

學校計劃時, 國家首相就對這種做法進行指責, 認為董教總想全盤推行華文教

育。國家首相的這種公開指責是應該引起馬來華文教育工作者的警惕, 因為華

文教育作為母語教學來說在馬來西亞還是不符合國家教育政策的, 如果馬來政

府堅決要將單元化教育政策實現,那華文教育終將被取消, 多年來華教工作者的

不懈努力也將被毀於一旦，然而今年來，因華語的經濟價值，馬來西亞政府對

國內華語政策有放鬆的趨勢。對於新加坡來說, 華文教育作為母語教育是合法

的, 也是被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之中的, 但在受到強勢語言英語的排擠狀況下, 

華文教育總是得不到很好發展。近年來, 新加坡政府也在不斷對雙語教育進行

改革, 前景可觀。 

筆者認為，新馬華文教育出現差距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兩國發展華

文教育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 其次是兩國政府在語言政策上的不同態度和對華

文教育政策的不同力度, 最後是兩國華人社會對待國家華文教育的不同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種因素生成不同的語言生態以及語言現象，兩個國家的

華語、馬來語、英語與淡米爾語的語言地位與語言功能都因為語言政策對國家

利益的側重點不一而出現了差異。因此，筆者將從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三語

教學” 和新加坡的“雙語教學”進行比較分析，從當中的優缺點找出國家語言

政策的製衡點，為新馬華文教育發展的新契機發掘相關啟示，更為馬來西亞的

語言政策作出全新的建議。 


